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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圆歌手梦失踪 母寻子16年
青海大学生金宁2003年赴京后失联；母亲全国各地奔波寻找，历尽艰辛盼见儿子

正值校招季，一些应届毕业生即将确定
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对一个人当
下及未来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同的人
对第一份工作也有不同的期待和想法：有的
人看重薪资，有的人看重公司门面，有的人
看重能学到的东西……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第
一份工作？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
问卷网，对1953名已经工作的青年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受访职场青年在找第一份工作
时最看重的两个因素是工资薪金和行业领
域，75.7%的受访职场青年表示第一份工作与
自己的期待相吻合。62.3%的受访职场青年希
望通过第一份工作能学习和积累技能经验。
66.0%的受访职场青年建议职场新人多和有资
历的前辈共事学习，48.6%的受访职场青年认
为职场新人要不怕犯错，多尝试。

参与本次调查的职场青年中，男性占
59.2%，女性占40.8%。
受访职场青年最看重工资薪金和行业领域受访职场青年最看重工资薪金和行业领域

调查显示，受访职场青年选择第一份工
作最看重的两个方面是工资薪金 （47.3%） 和
行业领域（45.0%），其他依次是：公司知名度
（39.7%）、个人提升空间 （36.8%）、当地户口
（36.8%）、 工 作 环 境 （30.3%）、 兴 趣 爱 好
（19.6%）以及专业对口（19.0%）等。

进一步调查显示，75.7%的受访职场青年
表示第一份工作与自己的期待相吻合，其中
18.6%的受访职场青年表示非常吻合。另有
21.7%的受访职场青年坦言不太吻合，2.6%的

受访职场青年表示非常不吻合。
国际注册职业规划师(ICDF) 、和君商学

森迪生涯咨询师崔双认为，一份完美的工
作，等同于兴趣、能力、价值观和社会需要
的总和。“在第一份工作中，人们往往不是为
了赚大钱，而更看重组织平台、学习和成长
的机会。在职场适应阶段，大家应在不偏离
自己的兴趣和擅长的大方向的前提下，去不
断积累各种资源，包括知识、经验、人脉，
等等。”
6262..33%%受访职场青年希望学习和积累技能经验受访职场青年希望学习和积累技能经验

受访青年希望从第一份工作中获得什
么？调查显示，62.3%的受访职场青年最希望
学习和积累技能经验，50.8%的受访职场希望
交到志趣相投的朋友，47.5%的受访职场青年
希望从中明白职场的为人处事法则，43.9%的
受访职场青年看重未来行业发展机会，23.7%
的受访职场青年在意是否有可观的收入，
8.3%的受访职场青年在乎有无当地户口。

如何在第一份工作中收获更多？调查
中，66.0%的受访职场青年建议职场新人多与
有资历的前辈共事学习，48.6%的受访职场青
年认为职场新人要不怕犯错，多尝试，46.8%
的受访职场青年建议秉持“三人行必有我
师”的心态不断学习，41.7%的受访职场青年
认为要少说闲话多做事，32.3%的受访职场青
年认为要努力学习行业和专业的新技术、新
事物。

“一个人的整个职业生涯大概40年，即便
第一份工作不是自己特别中意的，也应至少
做满两年。”崔双认为，职业、行业都是有延
续性的，没有两年以上的积累，一份工作根
本谈不上有经验。“不要轻言喜不喜欢这个领
域，等做两年以上，对一个职业的核心知识
有了接触以后再来看。职业积累非常重要，
在初入职场时就应重视起来，会减少许多职
业困惑”。

崔双建议，年轻人在发展职业的同时，
更应注重心理成长。“我们发现，职业咨询中
越来越多的人带着很多心理上的困惑，这也
许会成为年轻人职业成长中最大的阻碍。和
上一代人相比，这一代年轻人的挫折锻炼不
足，心理承压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还需要
提升”。 本报综合消息

“你有没有见过他？他是个流浪歌手。”
深秋的北京宝钞胡同里来往的人们都裹紧

衣服，风一吹，树叶子就扑簌簌往下掉。李艳
霞穿着老旧的花袄，见人就递上照片，上面是
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小伙子。

2003 年，儿子金宁从宝钞胡同的公用电
话给她拨出最后一通电话，说自己要去三里

屯发展，会上中央电视台唱歌给他们惊喜，
之后失去联系。此后近 16 年的时间，李艳霞
奔波全国各地，收到过不少线索，但儿子始
终下落不明。

今年11月7日，是金宁37岁生日，李艳霞
又来到北京。她希望这一次能找到儿子，亲手
给他围上带来的围巾。

人生第一份人生第一份工作工作

什么最什么最重要重要

赴京圆梦获家人支持赴京圆梦获家人支持

有人说儿子在成都，有人说儿子在北
京的酒吧，最近她还收到了一个来自深圳
的支支吾吾的电话……“判断了一下，应
该是个骗子。”

期待后的失落早已成为常态。
李艳霞和丈夫金振斌是青海石油局的

职工，女儿金鑫属龙，儿子金宁属鸡，一
儿一女凑成了一对“龙凤呈祥”。金振斌
一直喜欢音乐，二胡拉得好，偶尔周末会
在家里举行小型的家庭音乐会。可能是受
父亲的影响，儿子金宁也从小喜欢音乐。

金宁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李亮说，当
时大家的偶像都是洛桑，金宁学起洛桑的
口技惟妙惟肖，还表演给大家看。他还自
学了吉他和电子琴，曾在学校汇报表演上
演出。

在妹妹金鑫的印象中，哥哥还喜欢齐
秦和迪克牛仔，经常端着个吉他自己玩
儿，有时候还会自己写歌，录在磁带上
听。

原本金宁想要考取北京的音乐学院，
但因为高考失利，最终在家人的建议下考
取了湖北的江汉石油学院（现长江大学）。
石油系统工作的父母，盼着他能够顺利毕
业，像他们一样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2002年，也是秋天，金宁回到青海，
和好友李亮说起去北京闯一闯，邀请李亮
同行。李亮说，当时同龄的孩子都想着如
何赚钱，“就他想着去唱歌。”具体的计划
金宁谁都没有透露，李亮知道，没有把握
的事情金宁从来不会说出来。

李艳霞觉得，既然儿子有梦想，就应
该支持他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了支持
儿子，家里还花了将近半年的工资给儿子
买了雅马哈电子琴。“我当时觉得儿子年
轻，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去外边试一试，闯
一闯。北漂的人有那么多呢。”

没能等到的没能等到的““惊喜惊喜””

离开青海，21岁的金宁背着吉他坐上
了去北京的火车。走时，他还带着一个妈
妈买的毛茸茸的白色骆驼，一张全家人吃
饭的照片。那只是一个普通的周末，因为
孩子外婆来家里，李艳霞就做了很多好吃
的，茶几上摆满了菜，照片里一家人笑语
盈盈，金宁正在画面最左侧，端正地坐
着。

当时家里除了固定电话，就只有金振
斌有一部手机。电话铃声总会时隔半个月
左右响起，对面是010开头的固定电话。

“妈，我们好几个唱歌的朋友住一
起，相互有个照应呢，你们不要担心。”

“我有时候白天还去饭店里体验生
活，打打工。老板是山东人，对我挺好
的，还夸数我洗的鱼干净。”

“我的钱够用，你和爸爸要买房子还
要花钱呢，不用给我钱。我以后攒钱给你
们呢。”

只言片语中，李艳霞勾勒出儿子在北
京的生活状况。他一定和几个年龄相仿的
流浪歌手一起，住在胡同里的一个潮湿的
地下室。非典期间，房东还说地下室太潮
湿通风不好，让他们搬到上边去住。偶
尔，金宁会和小伙子们去附近的篮球场打
打球，或者去山东馆子里打打杂。

金宁和李亮也有联系。但李亮猜
测，金宁在北京过得并不好，也没什么
朋友。“他是一个特别慢热的人，几乎
不和陌生人说话，如果只和他交往一两
年，很难成为他的好朋友。”

期间金宁回过一次家里，恰好石油局
在招工，每个月工资 1800 元，家里人叫
金宁去参加，但金宁固执，说哪怕一个月
给他一万元都不愿意去。金宁跟母亲说：

“妈，你就放我走吧。”
李艳霞现在还后悔，当时太轻易放手

让儿子走了。
2003年5月，李艳霞最后一次接到儿

子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要去三里屯
发展了。还说 2008 年北京就要开奥运会
了，总有一天，他会在中央台唱歌，给我
和他爸爸一个惊喜。”

李艳霞最初以为受非典影响，儿子没
有和家里联系。但半年过去了，一切都恢复
正常，只有儿子还没有消息，她才开始着
急。李亮也曾给金宁QQ留过言，但金宁的
头像一直没有亮过，留言也没有得到回复。

2018 年 11 月，李艳霞辗转联系到了
儿子中专时的室友李文杰。

李文杰回忆，2003年9月，他喊金宁
到自己在北京的住处玩，但见到金宁时却
大吃一惊。“他头发很长，在燥热的八九
月份却穿着一身西装，身上散发着明显的
臭味。我先让他洗了澡，给他拿了两身衣
服。”李文杰说，金宁自称在地下通道唱
歌，吃完饭走时，金宁说自己没有路费，
自己给他拿了几十元。

后来两人在 QQ 上断断续续聊过几
次，最后一次是在2003年12月，李文杰
劝金宁，如果混不下去就早点回去。“他
当时有提到过说要回西安。”之后李文杰
QQ被金宁拉黑，双方失去联系。

漫长的寻子路漫长的寻子路

2004年，李艳霞开始了漫长的寻子道
路。

她随身携带的一本小相册里，记录下
一些金宁成长的瞬间。十来岁的他穿着白
色T恤和一旁三四岁的妹妹坐在湖边，两
人都笑眯了眼；更大一点的金宁和爸爸在
妹妹骑着的三轮车上，调皮地扮成一只

“猴儿”……一直往后翻，不断出现一张
重复的照片。照片里，金宁头发荡在眼
前，戴着十字架的金属项链，怀抱吉他目
视前方，眼神严肃且坚定。

对一个外地人来说，偌大的北京找一
个人犹如大海捞针。

后来她辗转找到了儿子拨出最后一通
电话的电话机。那是宝钞胡同一个小铺
里，店主说已经转手了五六次。她沿着宝
钞胡同一路找，给安定门派出所的民警留

下了照片。
李艳霞拿着照片走遍了北京，每到一

个地方她都会在随身带的地图上标注，一
张北京地图被画上大大小小的圈。因为被
翻折过太多次，如今那张地图已经变成了
好几块大大小小的碎片。

李艳霞在北京街头询问路人是否见过
自己的儿子。

一次，李艳霞将照片发给一对情侣：
“朋友你见过我儿子吗？他是个流浪歌
手。”小伙子很不耐烦，顺手将照片扔到
地上……每次回忆起这一幕，李艳霞都难
掩情绪，眼泪从布满皱纹的眼角流出。她
捡起被扔到地上的照片，擦干净后捧在胸
口哭出了声：“宁宁……你在哪儿啊，别
人不要你妈妈要你啊。”

2013 年，因儿子已失踪十年没有消
息，他的身份证被注销。同年，李艳霞和
丈夫金振斌到青海省海西州花土沟派出所
做过失踪人口的登记。时任派出所所长的
陈警官回忆，当年接到了李艳霞寻找儿子
的消息后，曾带着她和家人到公安局录过
DNA。“如果有 DNA 能够匹配上，我们
会立即通知他们。”

距离提取 DNA 已经过去了 5 年，李
艳霞仍没有收到任何来自警方的消息。金
宁的妹妹金鑫说，从心里来讲，她并不希
望听到关于DNA的消息，“因为一旦有消
息的话，肯定是坏消息。”

如今，李艳霞和金振斌已搬至西安，
金鑫大学毕业后也想到过去西安找工作。
但和父母商量后，她决定守在青海老家。

“这里是我哥长大的地方，万一他有一天
回来了家里没一个人，那他肯定会很难
过。”

金振斌退休后身体也每况愈下，曾做
过两次大手术，不能出远门。尽管他嘴上
不念叨，但金鑫知道，哥哥失踪的事儿让
父亲很难过，他几乎不愿意出门见人。

2018 年 11 月 7 日，是金宁 37 岁生
日，李艳霞又来到北京。11月8日，时隔
多年她又到了安定门派出所，民警翻遍资
料和档案，但仍没有找到关于金宁的任何
线索。

已经 59 岁的李艳霞，则对每一个帮
助她的人都微微弯腰，双手合十不断感
谢，这已经成了她的一种习惯。

冬天将近，北京的气温越来越低。李
艳霞来时带了一条厚厚的围巾，她说如果
这次能找到儿子，一定要亲手给他围上。

本报综合消息

1111月月99日日，，北京什刹海公园北京什刹海公园，，李艳霞手持儿子的照片在一家酒吧门前李艳霞手持儿子的照片在一家酒吧门前。。


